
“过两天我老婆孩子就要来了，我太开心了。”这是周五下午3点半坐在兴国宾
馆咖啡厅里，难得，在金士杰眼中看到开心的光。人开心的瞬间，眼神里的光会闪
烁，特别打动人，就好像他在话剧《父亲》里扮演的安德烈，时不时也有这样闪烁的
光，让人从剧场二楼的角度和视线也看得清清楚楚，就很自然地走入他的世界。
“我从来没有那么容易答应在外头接戏接那么久，两个多月在上海，一个人。

我都只接那种短期的，可以回家看家人陪孩子，我是一个父亲。演员都先要做人，
然后才是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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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亲
是
很
没
有
话
语
权
的
一
个
人
？

他认为全世界

大部分的爸爸，包括

他自己在内，在家里

都是比较没有话语

权的。妈妈和小孩

子吃喝在一起，没有

包袱，打在一起，笑

在一起，甚至身体的

接触等等。但是父

亲就是在旁边提供

了一些知识，提供了

一些理性的对话。

父亲很保守，可能很

多父亲在家里是被

冷落的，他都不知道

怎么跟孩子拥抱。

他们习惯保持一种

距离，一种习惯的家

长姿势。他们和孩

子牵个手，碰一下身

体都不习惯。金士

杰说：“我觉得我自

己家，我也对我父亲

很有感情，但我也看

见身为父亲难以跨

越的界限。我想跨

越它。”

金士杰自称是

江湖上很有名的客

串大王，没事就串一

下戏，但他有本事只

是串一下，却在很短的时间就

让人印象深刻，就像《绣春刀》。

他说这也是运气，刚好有

这么张漂亮的绿叶，并不是每

张绿叶都写得这么出色，或者

是你跟那个绿叶的关系，不见

得一下子就那么容易融合。刚

好跟那个角色的缘分到了，跟

导演的沟通，对故事的一种领

悟，对台词背后的一些感情摸

索都很舒服的话，就比较容易

上路。他说：“但必须承认某些

时候我是迷路的，那有的时候

就比较高兴，好像上路了。”

在
《
父
亲
》
的
父
亲
身
上
，找
到
了
上
路
的
感
觉
吗
？

2

那
是
崭
新
的
火
花
，因
为
不
会
饶
过
自
己
，但
是
否
有
代
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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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士杰
◆ 黄丽珈

大陆观众最先认识金士杰的一

个角色，就是在电影《剩者为王》里

扮演舒淇的父亲，整段5分钟的独

白。那个时候他心中有一个决心，

决心要向天下有大龄女儿的父亲说

出心声：父亲的爱是什么。

电影里只有5分钟，但是他准备

了两个月，他在家里读了很久，每天

都在揣摩是怎样的情绪。重点是他

没有饶过自己，很多人很快就通过

了，觉得啊，这样可以差不多了，他就

一直觉得不及格。那么多的句子是

台词啊，不是生活的话语，

找不到语言的动机，只看

到优美的台词，这个事情

在他就过不了关。第一天

上表演课，老师就告诉他

说永远不要上台说台词。

嗯，只有人说，人说人话。

他已经把百分之两百的力

气放上去了，不会轻易感

觉要再改动一下，就好像

一幅已经完成的画。

不能饶过自己的代

价，就是你需要时间从那

个角色里面出来。你看

到安德烈在最后一场，趴

在护工怀里嚎啕大哭，像

个孩子。那一刻，他所有

已知的身份、过往、关系，

都坍塌了。他“回归”到

新生儿时的那种啼哭，那

种极度渴望母亲怀抱的

叫嚣式的啼哭……

他说自己没有办法再

与观众面对面，真的没办

法。他都跟观众道别了，

他在剧中完美地做了一个

漂亮的结束，现在却又跑

出来跟人家眉飞色舞地哈

喽，不是自己打自己巴掌

了吗？“是的，我应该消

失。”其实剧场最初是举行

祭祀的地方，从某种意义

上来讲啊，就是大家在这

段时间里共同完成了某种进化。

他觉得其实可以尊重身体自然

的节奏，不要故意，不要急于脱离苦

海、急于扭改那个身体自然的节奏，

应该顺势。不需要借狂欢，借大量

的放肆，或者拥抱，或者是什么东西

取代悲伤或者是分离。就像今天刚

刚参加完一个葬礼，不需要急于去

喝大酒，去跟人家寻欢作乐。有时

候就默默地看着，该安静就安静，如

果有点消沉，就让它有点消沉，只要

它没有错误就好。

“演员是一个人嘛。一下跳进

一下跳出某个情绪，老在疯狂边缘

跑，好像久而久之，我们会成为一个

很戏剧性的人格似的。我们就是普

通人嘛，我心中很希望每个演员都

能够平凡一点。”金士杰说。

■金士杰为本报读者题词

这 个 基 础 名

为：主观。金士杰其

实不会有这样的担

心，反而觉得扮演安

娜的演员，天底下任

何演安娜的那个人，

在下戏时候的痛苦会

远超过安德烈。她在

剧中太苦了，而且一

直在压抑，一直过不

了关，并且还亲手把

钉子钉在她父亲的手

上。她亲手签了卖身

契（入院书），那么她

的日子会好过吗？安

德烈从某一个角度来

看，有一个狡辩人格

上的变化。他的健

忘，他在某一瞬间，会

忘记前一个时刻，当

他抱着那个女护工的

时候，以至于他就觉

得，在那个当下，他心

里的地狱之火灭了，

仿佛进入天堂——好

像在温柔而无边的草

原上，傻傻吹风……

也许在某一个程度上可以这

样解读，因为不能替这样的病人

代言，没有办法完全得知他们对

于记忆这件事情是不是彻彻底底

地抹掉了，他们残留了多少个体

的记忆？你受苦，你受累，你挣

扎，但是你要躺在床上很久很久

的话，就让人很心疼。

这个故事的魅力，都建立在

刚刚说的“主观”这个事情上面。

你以为是安德烈的主观，后来发

现那是作者陪着安德烈的主观，

后来发现怎么搞的，这个客观世

界也乱了，什么都乱了。它有着

折射之后的再折射——那个世界

的记忆非常漂亮，以至于那一巴

掌打到我们身上，我们都不知道

应该先摸脸还是哪里，就是所有

人都被打了。初次阅读这个剧本

的时候金士杰对导演蒋维国说，

他不认为这不是一个有商业魅力

的戏，其实它是一个很小众的、有

一点酷的小剧场。不是大家拥抱

温情，回忆过往一个充满了家庭

温度的戏。甚至，它其实是有点

冷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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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部
戏
需
要
怎
样
的
观
赏
基
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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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初
，你
就
想
做
演
员
吗
？

演员应该平凡一点

金士杰入行的第一秒

钟，就决定他这一辈子不是

来干演员的，而是编！导！

演！导演。从他起步的时

候，在剧团成立的第一天，

他只做主动者，不做被动

者。几乎是这样，后来剧团

解散了，然后他才从舞台圈

走着走着来到影视圈。后

来又要面对一些现实，娶老

婆生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

出来赚点奶粉

钱，被迫的吗？

没有啊，因为他

总是化被动为主

动啊。他都不接

长戏，只接短戏，

然后他还挑，有

的时候是这个钱

不错，有的时候

是这个剧本的质

感不错，有的时

候是因为他跟你

关系不错，反正

都各有所图吧，

所以他一直觉得

自己还活得蛮狡

猾的。而且自己

也没有那么贪

心，没有那么强

烈的物质欲望或

者对自己的要求

也没有那么不得

了。但是有一个

他绝对不会放弃

的东西，一直在，

绝对不会放弃，

就是要做让妈妈

在天上看到，也都会觉得很

喜欢，说：你看那就是我的

孩子。

金士杰上一部令观众

爆哭的话剧，名为《最后14

堂星期二的课》，他扮演了

莫利教授。今天，可以看作

是他的第十五堂课——父

亲的心声。

■

金
士
杰

■

文
艺
青
年
金
士
杰

这部戏其实对

很多观众来说是一

种挑战。一般老百

姓应该都会站在人

之常情去想到关于

老人，想到自己曾经

的往事，跟亲人在病

床上的一些故事，或

者更多会想将来有

一天我也会这样。

但是金士杰对这出

戏的欲望不在这

里。“我没有，也不会

把社会公益或者大

众情感，作为我的首

要任务。我的首要

任务是，有没有一个

人写出了一个好故

事，写出了一个好角

色，好到我想把那个

人演出来，这是我唯

一的工作。”

如何面对那个

人？如何演绎一个

不能称之为好人的

人，与好人两个字绝

对无关——甚至可

以说是承载着“不可

原谅之恶”的人？这

就是他为什么极度

迷恋这份工作的理

由，那是他追求的。

如果今天写的是一

个多么讨人喜欢的可爱小老

头，那就不是安德烈，也不见得

是他点头会来演的。“你反对的

东西刚好是我以为最好的东

西。”金士杰说。

从创作来讲，那是极有趣

的事情，那是极度被创作者想

去叩门、打开门来一窥究竟的

东西。创作者是来讨大家高兴

的人吗？是一个游乐园的安排

者吗？当然不是。他认为当然

要跟创作者一起走进难以下定

义的一个世界，那才是要去的

地方。

极为复杂，才值得来看，才

值得去写，值得去演啊，对他来

讲，安德烈确实是这样的，甚至

于看完之后这个想法继续蔓

延，他今天还把剧本又拿出来

翻了，有些句子他应该还要再

“恶”一点。

人是什么？人世间相似的

部分，人和人之间关系相似的

部分。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一

种对于创作者来讲，或者对于

阅读者而言的一种留白？在这

个角色的那场戏里会让在每个

晚上都有微微不同的可能性。 扫码
看视频


